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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郑书伟

吴德住，47岁，济宁市兖州区南关村最年轻农民

2月3日，济宁市兖州区下了新年第一场春雨，家住鼓楼街道
南关村的吴德柱来到自家屋后的菜地，掀起塑料棚，摸摸有些
潮乎乎的土地，拔起一棵菠菜研究起来。再过五六天，这一棚
的菠菜、蒜苗就可以收获了。“去年一冬天没下一点儿雨雪，
天太干了，这雨来得正好。”吴德柱说。

吴德柱今年已经47岁，家中大女儿正在读大学，小儿子也上
小学六年级了，但他却是目前村里最年轻的种地农民。

“从前南关家家户户都种菜，城里吃的蔬菜大部分是南关
种的，现在没有几家还在捣鼓这几分地了。”吴德柱说，“我
们都是从小就跟着家里老人种地，那时候是种集体的地，1985年
分地的时候，我还没到18岁，分了2分地，到18岁的能分到4分
地。”吴德柱介绍说，“大家都是种一些常见的蔬菜，像西红
柿、黄瓜、白菜、油菜，那时候没有外地菜进来，上世纪80年代
的那几年，一年就能赚两三千，当时工人一天工钱才一块二，
种地比工人赚得还多。”

虽然种菜给南关村的村民带来了财富，但是村里现在像吴
德柱这样，还在村里侍弄菜地的村民大都五六十岁，四十岁以
下的人要么做些小生意，要么在附近工厂务工，而年轻一代也
都通过高考、当兵、打工，纷纷离开了儿时亲近的泥土地。

现在，吴德柱父母、兄弟的菜地也都交给他一起种，加起来有
一亩整。“就这点地，还得东跑西跑，来回倒腾。”他说，除了屋后的
这半亩菜地，还有半亩分布在别的地方，要穿过一条公路才能到。
吴德柱认为，人多地少也是种地人越来越少的原因。“我们村一共
有5个小生产队，我在的4队就有700多人，地又少又分散，想盖温室
大棚都支不开。”他说。据介绍，一个标准化温室大棚占地七八分，
村民中很少有集中大块的土地，只能盖占地较小的简陋塑料棚，
现在常种的菜还是从前那些，没再引进过新品种。

“地里这些菜忙活一年，除掉种子、化肥、农膜的成本，能赚上
两万多块钱。”吴德柱说。平时地里不需要人照看的时候，他也在
城里打打零工，用他的话说，不知道还能再种几年了。

由于位于兖州郊区，到区中心只有几分钟的车程，南关村
从七八年前就有要拆迁的传言。“地嘛，能种一天是一天，还
能种几年就看啥时候拆迁了。”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吴德
柱感慨道。

□记者 隋翔宇 于冬亮 报道
本报烟台讯 “我去年套了6万个袋，你种了多

少？”农历正月十四，栖霞市蛇窝泊镇上庄头村的冯京
春坐在自家炕上，和村里的几个朋友闲聊了起来。此
时，城市的白领已经上班，但农村里的年味还没有散
去。春节对于农民来说，是一年当中难得的闲暇时间。
在这期间，互相串门聊天就成为他们的主要活动，盘点

去年的种地收成则是聊天中的主要话题。
“我听说这周围有个村的人，套了30万个袋，光雇

人就雇了4个。”冯京春告诉朋友，“现在雇人这么
贵，4个人肯定花了不少钱。”一位朋友接过话说。

蛇窝泊镇是苹果之都栖霞市的一个大镇，多数村民
的经济来源都是苹果种植。近年来，“雇人打工”的模
式逐渐在当地流行起来，并且价格水涨船高。按照去年

的行情，雇一个熟练的“劳动力”摘苹果袋，不但要提
供“有鱼有肉”的午饭，工钱支出每天也需要120元；套
袋的劳动量相对更大，工钱也相应地涨到了每天180元。

冯京春年近6旬，女儿住在城里，儿子在外读研，
家里套了6万个袋的苹果，用他的话来说，老两口忙活
着刚刚好。“我的苹果算种的少的，一般家里有10万个
袋的苹果，就需要雇人干活了，要不肯定忙不过来。”

苹果种植是一项极耗劳动量的产业。一个熟练的果
农，一天可以套4000—5000个袋。“30万个袋的苹果，
雇4个人加上自己，干完活也得10多天。算下来，工钱总
共也要将近1万块。”冯京春说。

每天180元的工资看似不低，但仍面临着“用工难”
的问题。记者了解到，本地有经验的“雇工”人数较
少，难以满足果农的用工需求，近年来栖霞开始流行到
外地“招工”。不过，不管是本地还是外地的雇工，年
纪都在50岁左右，很难见到年轻人。

“苹果种植不同于粮食种植，由于生产技术和地形
因素，很难实现大规模机械化，因此对劳动量要求居高
不下，‘用工难’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可以通过逐步提
高生产技术来缓解。”烟台市苹果协会会长赵培策认
为。

同样在栖霞市蛇窝泊镇的东院头村是一个靠技术革
新应对劳动力短缺的例子。该村140户村民与合作社签订
协议，流转出200亩果园。经过土地平整之后，果园集中
种植了新型矮化苹果品种，新品种不用套袋，可实现小
型机械化操作，200亩的果园，只需要6个人管理。

农村同样面临“用工难”

苹果“雇工”一天180元仍难觅年轻人

□ 本报记者 于冬亮

牟悦鹏，28岁，栖霞市蛇窝泊镇牟家河西村农民

春节期间，栖霞市蛇窝泊镇牟家河西村的牟悦鹏
有些愁眉不展。

他今年28岁，是留在村中种地的为数不多的年轻
人之一。2010年，父母在镇上为他买了一栋二层小
楼，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并且还有20多万元的贷
款。“虽然花钱很多，每年还要还两三万元的房贷，
但是房子地段好，可以在镇上做个小买卖，维持生
计。”牟悦鹏的父亲说。

在镇上，牟悦鹏的洗车汽修生意顺利开张后渐渐
有了起色，也于去年结婚生子，一切都在向着幸福的
方向发展。但天有不测风云，牟悦鹏的父母先后病倒
了，父亲股骨头坏死中期，丧失劳动能力；母亲肾结
石，做完手术也是体弱多病。

“多亏现在有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给报销了大部
分医药费，要不日子没法过下去了。”牟悦鹏说道。
据介绍，老一辈在村中管理果树的果农，由于常年繁
重农活的劳累，几乎都有或大或小的健康问题，而他
们身体一旦出现状况，高昂的医药费将导致整个家庭
陷入困境。

“在农忙的季节，我很多时候都是凌晨两三点钟

背着喷雾器到果园里喷洒农药，就为了白天可以多点
时间打理生意，而且现在我孩子很小，也需要照
顾。”牟悦鹏说。据了解，牟悦鹏家中有十多亩果
园，在村中算是果园比较多的家庭了，如今父亲不能
下地干活，繁重的农活只能落在他身上。但是，管理
果园就没有时间打理自己的生意。“不是没想过将家
中的果园卖掉或者租出去，但是现在农村年轻人很
少，年岁大的又管理不了那么多果园，而且现在卖果
园价格特别低。所以很多时候，我的洗车、汽修铺子
都是关着门的，生意也越来越差。”牟悦鹏无奈地
说。

据了解，除了在处理农活和照顾生意之间忙碌，
牟悦鹏还要陪父亲出去看病。时间久了，也会与父亲
产生矛盾，父亲埋怨他对自己不用心，家中不了解情
况的亲戚有时也会教育牟悦鹏。

村中缺少年轻人，加上老一辈果农大多有健康困
扰，成为这个小山村当前发展中的两个突出问题。老
一辈果农的健康问题成为压在年轻人身上的“一座大
山”。“本来村里年轻人就很少，父母再病倒了，劳
动力就更少了，农活全落在年轻人身上，还要照顾家
人，太劳累。”面对家人的不理解，牟悦鹏感到很委
屈。

对于未来，牟悦鹏希望父母身体好起来，更重要
的是，希望国家更加重视农村医疗问题，多给点政策
扶持。

□ 本报记者 杜晓妮

崔相杰，29岁，蓬莱市大辛店镇杜家村农民

“小枝闹洋洋，大枝亮堂堂，通风又透光，必定有产
量。”2月8日，走完亲戚的崔相杰正在自家的果园学习修剪
果树的技巧，“我已经干了10多年农活，但还是不能掌握种
植果树的技巧。”

今年29岁的崔相杰是蓬莱市大辛店镇杜家村最年轻的农
民，在同龄人还在玩闹的时候，他便跟随父母开始跟土地
打交道。崔相杰一家三口的主要经济来源是15亩土地，其中
有10亩是果树，剩下的5亩地种的是粮食。

“一年四季都有忙不完的农活，除了要种好玉米、花
生和麦子，还要给果树浇水、施肥、打农药、套袋、摘袋
等，尤其是秋天苹果成熟的季节，由于时间紧迫，忙起来
连饭都吃不上。”崔相杰想起去年的农忙时节告诉记者，
“早上6点去果园摘苹果到晚上6点，然后再将一天的苹果进
行分类，要忙到晚上10点多。第二天凌晨4点多起床卖苹
果，平均一天要卖3000多斤，最多一天卖了近一万元。”

在大辛店镇，杜家村只是一个小村庄，一共有80户196
人，土地550亩。但整个村庄种地农民的年龄结构却让人担
忧。据杜家村会计杜启法介绍，村里60岁以上有32人，40—
50岁有60多人，而真正参与务农的只有60多人，多在50岁左
右。“现在村里种地的人越来越少，10年以后村里的土地谁
来种还是个问题。”

如今在杜家村，劳动力缺乏已经十分明显，杜兆海兄弟
俩种了40亩土地，是村里的种地“大户”。“两个人种40亩土地
还是有些吃力，他们72岁的老父亲也会帮忙，现在农忙时节60
多岁的老人都会帮子女干农活，减轻负担。”杜启法说。

农民的经济来源靠土地，受自然条件影响非常大。随
着化肥、反光膜、农药等价格的提升，果园的种植成本也
水涨船高。“前年风调雨顺，15亩土地带来毛收入近15万
元。去年，雨水太多，果树普遍减产，毛收入不到10万
元。”崔相杰告诉记者。

崔相杰虽然是杜家村最年轻的农民，但种地并不是他
自己的选择。“比起种地，我更愿意出去打工，去外面的
世界闯荡一下。只是父母年岁已高，农活太多忙不过
来。”崔相杰说，“我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走出去，不要
留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很辛苦，靠天吃饭的农
民挣得都是汗水钱。”

□ 本报记者 曲旭光

曲善武，45岁，莱山区莱山街道南村农民

家住莱山区莱山街道南村的曲善武今年45岁了。
“俺10来岁就跟着爹妈在生产队种地，后来赶上单干，村里给俺分了几亩地种粮

食。”农历正月初六，曲善武对记者说，“种了20多年地，从最初自己的一两亩地种麦
子到承包村里六亩地种樱桃，我可算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哩。”

南村共有1500人左右，而真正在村里常住的却不到千人。“年轻人都在外地读书工
作，但凡出去了的都不愿意回来，村里真正种地的农民中最年轻的就是善武。”莱山街
道南村村委会主任姜欣杰对记者说。

然而从今年开始，这位目前南村最年轻的种地农民却将无地可种。“我承包的地去
年被征上去了。”曲善武说，“因为种的樱桃比较值钱，所以一亩地补偿了俺3 . 8万
元，一共拿回来20来万。”

20多万元对于种地谋生的农民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用老曲的话说，他活了40多
岁，还没一下子看到过这么多钱。“刚拿到钱的时候当然是开心，当天俺就‘赶’了辆
面包车回来，花了四五万。”曲善武说。

可是，老曲的喜才刚上眉头，忧就跟着上了心头。“地被征了，今年俺该干点儿
啥？”老曲对记者说出了他的烦心事。“今年干点儿啥”的问题从去年土地被征用开始
就被老曲夫妻俩提上日程，可是直到现在他俩也没商量出个具体的结果。“俺今年才45
岁，守着这20万坐吃山空肯定是不成。”曲善武说，“俺跟媳妇儿商量，今年拿出5万
块钱来做个小买卖，在镇上开个店，你说开个啥店挣钱呢？”老曲笑着询问记者。

“俺觉得开个小饭店就行，我做菜，他掌柜。”老曲的妻子于爱珍插话说，“俺俩
都没有做买卖的经验，俺感觉开饭店虽然累，但是门槛低，风险也还小点儿。可是他却
想开个洗车的门脸儿，说既轻松，赚钱还多。”

与老曲一样，今年南村共有上百口人成为失地农民，年轻的农民不会种地，而原来
种地的农民又失去了土地。“如何让村里的失地农民有个像样的活计，一直是我们的心
中的大事，我们也在考虑用村里的征地补偿款办个企业啥的，但这个问题任重道远
啊。”姜欣杰说。

时下，“未来的地谁来种”成为一个热
门的话题。这个话题暂时没有答案，但亟需
得到答案。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指明，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对同步
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已更为紧迫。

回答“谁来种地”这个问题虽然很难，
但应该尝试。春节期间，《烟台新闻》的记
者分赴家乡，深入基层，选取了分布在胶东
和鲁西南的四个典型村庄，寻找当地最年轻
的农民。他们有的住在城郊，有的处在群山
里；有的是苹果大户，有的以种菜为生；有
的对土地充满眷恋，有的梦想外出闯荡。虽
然各有不同，但在这些“最年轻农民”的身
上，总会有一些值得启发的共同点，希望通
过对他们的了解，能够发现一点未来农民的
所想所需，为回答“谁来种地”这个问题带
来帮助。

谁是我们村最年轻的农民？
■独家调查

村里的地，

明天谁来种

无地可种，

今年俺干点儿啥好？

想转让果园，但难找买家
他山之石

种到何时，就看

啥时候拆迁了

比起种地，
更想出去闯

从烟台到济宁，有600公里的距离，两地的气候、地形、主
要农作物，都各有不同，但是却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从事农业
生产的农民“老龄化”，农村劳动力出现短缺。

在记者的老家——— 济宁市兖州区，越来越多的农民放下手
中的锄头，选择外出打工或经营小生意。土地产出效益低于期
待值，是农民“转行”的主要原因。采访中，受访农民提到他
听闻的一条消息：该区小孟镇、颜店镇的农民将土地租出去，
每年坐收1500元左右的租金，租出的土地统一种植小麦、玉米等
农作物以及造纸所用的树木。同时表示自己由于受到土地地块
小、分布分散的局限，无法建设成规模的塑料大棚种植产值更
高的作物。

如何让想种地的农民有地种、种好地，让不想种地的农民
手中土地不荒废，不是一时一地的问题，而是一个长久的大命
题。

延伸阅读

【采访手记】

左图：果业局技术人员正在杨础镇文口村老果园进行更新换代示范点现场培训，前来围观的果农
中不见年轻人。 □王强 任梦雪 报道

右图：春节后海阳首场招聘会，前来寻找工作的年轻人络绎不绝。 □杜晓妮 吕连兴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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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山区莱山街道南村一位村民站在一小块玉米地旁，后面则是村里盖起的楼房。

□曲旭光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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